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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对基层政府信任演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基于汶川震后三年期追踪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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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汶川震后三年期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对基层政府信任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和
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二一期和三二期基层政府信任差为因变量，建构两个回归模型，对“个体
和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进行检验，发现三期数据的基层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性
差异，二一期模型中的“干部网规模”以及三二期模型中的“关系网规模”“关系网职业声望”“关
系网密度”分别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存在正向、正向、负向、正向的显著影响。可见，在灾
后重建时期，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主要受个体社会资本影响，重建完成时期则受个体社会
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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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政府信任为金字塔型结构，民众最信赖地
方政府，其次为州政府，最不信任联邦政府［１］。与之相
反，中国则呈现出“央强地弱”的“逆差序”政府信任格
局［２］。风险分散、政府绩效、信息控制、弹性认知等机
制使高层政府信任维持“既高且稳”的态势：上下分治
的治理体制通过把全国性公共产品下移给地方政府，
分散了中央和全国的风险［３］；经济增长、民生福利和纯
公共产品的提供为高层政府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４］；高层政府在政治象征符号和新闻传播方面具有
话语权优势，易于生产取信于民的政治图像［５］；重新定
义中央组成部分、调整中央可信任范围的弹性认知机
制可以缓冲高层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６］。与稳居高位
的高层政府信任不同，基层政府信任明显偏低，且呈下
降趋势［７］，基层政府信任演变决定了政府信任的波动

范围和变化趋势。那么，基层政府信任受到哪些因素
的影响？存在何种作用机制？基层政府信任动态演变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些将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基层政府信任研究可分为因素分析和比较分析两
大类。因素分析运用横截面数据探索政府信任的影响
因素，已证实绩效感知、政务满意度、政府信息接触媒
介、传统文化、拜年网规模等社会资本因素对基层政府
信任的影响，即个体对政府工作、治安状况、文明程度
和生态环境等越满意，生活满意度、社区满意度越高，
受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等传统政治文化影响越深，政
府负面信息接触得越少，社会资本越多，越信任基层政
府［８］；比较分析则从历时性变化和区域比较视角出发，
探索基层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对江西、江苏、山西、重
庆、上海五省市农村居民进行的四次追踪调查（１９９９—

８５



２００８年）表明，政府绩效始终是推动农民政治信任的
主要因素，党员身份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推动作用明显，
但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有弱化的趋
势［９］；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
越弱、信息越发达，当地民众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
府，政府信任的总体趋势经历了“中央高、地方高”到
“中央高、地方低”的转变，未来可能进一步向“中央低、
地方低”演变［１０］。

因素分析往往将基层政府信任、政府信任或高基
层政府信任差作为因变量，长于探索基层政府信任的
因果机制，但将高基层政府信任差作为因变量可能放
大、抵消或缩小政府信任机制的作用。比较分析长于
考察政府信任的历时性变化及其区域间差异，但与因
素分析一样，无法洞悉特定时段内的特殊事件和情境
对基层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力。可见，基层政
府信任历时性变化的因果机制分析是研究的增量空
间，关键节点发生的特殊事件则是分析的着眼点。有
鉴于此，本文拟运用汶川震后灾区的跟踪调查数据分
析基层政府信任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考察地震对基
层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从而推进既有的基层政府信
任研究。地震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会对常规社会情
境造成破坏，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社
会和政治认知，因此，地震能够为更好地理解社会运
行、探索基层政府信任演化机制提供研究契机。

一、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政府信任有三个解释范式：理性选择视角的制度
范式认为公众会依据物质利益和政府表现理性地考
量、评估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规范视角的文化范式强调
文化规范通过塑造国家、社会和族群间不同的价值观
念来影响政府信任［１１］；互动视角的社会资本范式认为
社团和公益事务参与等横向连结会促进政府信任［１２］。
由于个体的绩效感知、对政府的认知会体现在与政府
的互动过程中，即互动性视角能将制度范式和文化范
式收敛其中，因此，本文将混溶制度范式和文化范式，
从林南社会资源理论和普特南社会资本理论分别强调
的个体和社区两个层次的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提出相应
的研究假设。

　　（一）个体社会资本
拥有个体社会资本意味着个体可以从镶嵌其中的

关系网络中动员资源，春节拜年网是学界公认的华人
个体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包括拜年网规模、密度、网顶
和网差等指标［１３］，由于其测量依据是职业声望，而声

望和权力存在差别，因此，权力关系在既有的个体社会
资本测量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权力关系对信息和
资源获取的影响力是推进既有个体社会资本研究的重
要增长点［１４］。结合汶川震后恢复的特殊情境及其权
力关系的重要性，本文测量了包括拜年网在内的四个
网络，其它为工具网、情感网和干部网，确定了测量个
体社会资本的四个指标：“关系网规模”“关系网职业声
望”“干部网规模”和“拜年网规模”。“关系网规模”和
“拜年网规模”关注的是网络数量，“关系网职业声望”
和“干部网规模”关注的则是网络质量。

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救灾体制影响，汶川
地震后，救援规划和政策密集出台，政府和社会资源、
支持等持续注入社区和家户。在基层政府信任较低且
呈下降趋势的政府信任格局下，社会资本多的个体拥
有更广泛和有力的社会支持，既能较为快速、全面地获
悉救灾资讯，为社区和家户争取更多的支持，也能更公
平、高效地分配资源，改善家庭经济条件、提高生活水
平，使下一年度的基层政府信任维持在较高水平，延缓
基层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本文由此得到：

假设１：个体社会资本越多，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越小。

关系网由工具网和情感网构成。工具网主要涉及
给受访者提供日常生活帮助（例如借钱或物品、帮忙干
农活、建房子、看小孩等）的人的相关情况，更接近于黄
光国所言的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１５］，在强弱关系
连续统中更接近强于传递异质信息的弱关系一端。情
感网主要询问的是与之谈心、聊私密话题的人的相关
情况，与混合性关系或情感性关系较为契合，在强弱关
系连续统中更接近强于带来影响力和资源获取的强关
系一端［１６］。关系网规模大，表明个体工具性、混合性、
情感性关系兼具，强弱关系联合，在灾后能够获得多元
化的资源和支持，能够较快地完成灾后恢复和家园重
建工作，拥有更多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机会，有助于使下
一年度的基层政府信任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本文由此
得到：

假设１ａ：关系网规模越大，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越小。

职业声望是个体社会资本的主要测量依据［１４］。
关系网职业声望指个体关系网络中可触及职业的声
望，关注的是网络的质量而非数量。关系网职业声望
越高，受访者可触及的职业层级越高，在灾后重建时
期，及时获得救灾信息和政策的可能性越大，获得资源

９５

帅满，罗家德，杨鲲昊　地震对基层政府信任演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和帮扶的机会更多，在生活恢复常态后，也有更多改善
家户经济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下一年度的基
层政府信任度更有可能维持在高位，从而减小基层政
府信任的年度落差。本文由此得到：

假设１ｂ：关系网职业声望越高，基层政府年度信
任落差越小。

既有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依据是职业声望，未对
权力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由于职业相同，关系网中
干部的数量成为区分农村居民动员能力大小的关键要
素，因此，本文提出“干部网规模”指标来衡量个体社会
资本的多寡，指的是受访者关系网中跨体制权力人物
和政府人脉的数量，认识的干部多，尤其是亲友关系中
的干部数量越多，那么受访者与政府官员及其所代表
的基层政府互动就越多、互信程度也越高。这一方面
可以增加获取救灾信息和资源的机会，提高政府满意
度和家庭生活水平，增强绩效感知；另一方面，经由干
部担任信任传递的中介［１７］１６９，受访者对干部任职的基
层政府的信任也更容易维持，从而缩小基层政府信任
的年度落差。本文由此得到：

假设１ｃ：干部网规模越大，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越小。

拜年网规模测量的是给受访者拜年的人数，拜年
网规模越大，受访者从社会网络中及时获得灾后资讯
的可能性越大，可获得的救灾支持力度越大，可动员的
资源越多，生活恢复常态后也有更多的增收机会，从而
带来良好的政治效能感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延缓基
层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
差。本文由此得到：

假设１ｄ：拜年网规模越大，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越小。

　　（二）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创造是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社区社

会资本是社区拥有、社区受益的中观维度社会资本，指
“一个社区中，成员间的关系及社会网结构维度的社会
资本，及社区内认知性社会资本，能让彼此社群内部产
生合作性，进而可能促成集体行动，使整个社区受
益”［１８］。它由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非地方性
社交、社区信任、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信任等要素构
成［１９］，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社区内关系数量与质量高
的人更有可能被动员参与社区的活动，从而对社区有
所贡献，此为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认知型社区社会资
本指涉的是个体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结构型社
区社会资本关注个体嵌入社区封闭密网的程度［７］。鉴

于国内行政村社区规模大，整体网方法测量社区社会资
本难度和成本较高，本文拟用个体网方法测量体现在个
人身上、却对整个社区有益的关系与网络结构特质。

汶川地震后，中央和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抗震救灾，灾后政策宣传、方案讨论和资源对
接等都在社区层面进行。社区社会资本多的社区，网
络连通性好、成员互信程度高、团结合作的可能性大，
既能快速获得救灾资讯，有效对接灾后重建资源，依靠
社区力量重建也可以减少对基层政府的依赖，克服重
建过程中的困难。在生活恢复常态后，团结互助的社
区氛围有助于社区在经济、社会等不同方面开展合作，
拥有更多的增收、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较好的绩效感
知和较强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持下一年度基层政府
信任的稳定，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本文由
此得到：

假设２：社区社会资本越多，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越小。

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多意味着社区成员基于频繁
的互动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基于熟悉的
信任关系。汶川震后，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多的社区
能更加快速地被动员参与灾后政策宣传，更积极地参
与救灾方案的讨论。在灾后恢复和重建阶段，社区社
会资本多的社区往往会形成互帮互助的村风，比如，阿
坝州茂县云村沿用农忙时节的“换工”形式推进整村重
建工作，节约了建设成本，加快了重建速度，推进了救
灾政策的落实。可见，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多的社区
获得良好政策效能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延缓基层政府
信任的下降速度，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本
文由此得到：

假设２ａ：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越多，基层政府信
任的年度落差越小。

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多意味着成员因较长的居住
年限、较长的交往历史、较高的互动频率和较高的生活
满意度而形成较强的社区归属感，成员以社区为荣，并
愿意为建设更好的社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实地调查
发现，两个地理位置相近的羌族村落由于认知型社区
社会资本不同，有着截然不同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模式。
云村羌文化保留完好，居民说羌语、穿羌服，社区认同
感高，成员外流较少。石屏村的民族语言和文化流失
较为严重，社区归属感弱，成员外流较多。灾后恢复阶
段，云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快速集结起来易地整村重
建，换工节约了重建成本、加快了重建速度，石屏村则
分裂为坚持回迁和坚持外迁的两派，陷入对峙僵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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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恢复和重建的政策效能大打折扣。可见，认知型
社区社会资本多的社区更有可能通过快速动员来落实
救灾政策，获得良好的政策绩效，从而延缓基层政府信
任的下降速度，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本文
由此得到：

假设２ｂ：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越多，基层政府信
任的年度落差越小。

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主要衡量一个社区社会网络
的结构性特征，包括网络密度、结构洞效果［２０］１５等。结
构型社区社会资本多就意味着社区内结构洞少，结构
洞之间有“桥”连接，成员深深镶嵌在社区封闭密网构
成的小团体中，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发挥关系网动员
和非正式监督功能，既能推进灾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
开展，也能制裁灾后重建和社区合作行为中的搭便车
者［２１］，使符合社区公共利益的家园重建及其生计发展
计划等得到快速开展和落实，良好的政治效能感和政
策绩效可以延缓基层政府信任的下降，缩小基层政府
的年度落差。本文由此得到：

假设２ｃ：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越多，基层政府信
任的年度落差越小。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汶川震后三年期追踪调查数据累计调查了涵盖不

同类型受灾地区３０个村庄，其中，２００９年５月（一期）
对震后板房时期进行调查，根据社区规模、受灾严重程
度、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选取了德阳市和绵竹市的１２
个村庄，共收回有效问卷５５８份；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二期）
对房屋重建时期进行调查，追踪到一期调查的３１３个
样本；２０１２年４月（三期）对重建完成时期进行调查，
包括１／３的跟踪调查样本，并新增了成都市和阿坝州

１８个村庄，得到９５３个样本，回收有效问卷９４９份（有
效率为９９．５８％）。问卷收集了受访者的家户、社会认
知、社会网络（“拜年网”“工具网”“情感网”“干部网”）
等方面的信息。问卷调查招募社会科学的博士、硕士
研究生担任访员，入户调查前进行过专业培训。将行
政村名册作为抽样框，在每个村随机抽样３３户，入户
后再以Ｋｉｓｈ表选取一名成年人作为受访者。由于聚
焦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变化议题，本文仅选取有追踪
数据的２５３个样本，并删除社会资本方面有严重缺失
的样本，得到２２３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为基层政府信任差，包括二一期和

三二期两组结果。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党
员、婚姻等人口学指标及其制度范式的政府绩效感知
纳入控制变量，政府绩效感知包含“政策执行公平性”
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自变量包含了个体社会资
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层面的７个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１。

１．基层政府信任变化
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采用“完全信任”“比较信任”

“一般”“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五分定序回答，分别
赋值５—１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可提取出基层政府
信任（因子权重主要在市／县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
和村委会上）、高层政府信任（因子权重主要在中央政
府、省政府上）两个因子。将村民对市／县政府、乡／镇
政府、村干部和村委会的信任程度进行均值化处理，可
得到基层政府信任度，用后一期基层政府信任减去前
一期基层政府信任，可得到两组基层政府信任差。

２．个体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方法
“工具网”和“情感网”运用提名生成法进行询问，

前者主要涉及给受访者提供日常生活帮助之人的相关
情况，后者主要询问的是与之谈心、聊私密话题的人的
相关情况。个体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四个指标：“拜年网
规模”测量的是拜年网中给受访者拜年的人数；“关系
网规模”指受访者情感网成员总人数与工具网成员总
人数的平均值；“干部网规模”指关系网中的干部人数；
“关系网职业声望”由情感网职业声望均值和工具网职
业声望均值加总平均后得到。为了去除共线性，本文
取工具网规模和情感网规模均值作为关系网规模放入
模型，同理，关系网职业声望由工具网和情感网的职业
声望均值加总平均得到。

３．社区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方法
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用“关系网本村人数”进行测

量，取情感网和工具网中本村人所占数量的均值。认
知型社区社会资本用“社区归属感”进行测量，社区归
属感是从１７道题目中提取出的三个因子之一。为了
进行多期对比，本文将作为社区归属感维度主成分的
几道问题的得分取平均值得到该测量值。结构型社区
社会资本用“关系网密度”进行测量，由“工具网密度”
和“情感网密度”加总平均得到。“工具网密度”测量的
是给受访者提供日常生活帮助的人之间相互认识的比
例（最多记录工具网中５人之间的关系），如受访者的
工具网内有３人，其中２人认识，则该被访者工具网密
度即１／３（三个人最多可能有３条无向关系），即取值

１／３。“情感网密度”测量的是与受访者谈心、聊私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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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类别 变量说明 数据期数 频次 均值 标准差

基层政府信任差 定距变量
后一期基层政府信任减前一期基层政府
信任

二一期 １８８ －０．６４１　 １．１８９
三二期 １９８ －０．０３０　 １．２６５

性别 定类变量 １＝男，０＝女
一期 ２２１　 ０．５４３ ／
二期 ２１６　 ０．５０５ ／
三期 ２２３　 ０．５８７ ／

受教育年限 定距变量 受教育年数
一期 ２２３　 ８．１６１　 ３．９５６
二期 ２１１　 ２．８５８　 １．１６６
三期 ２２３　 ５．４３９　 ３．９２３

婚姻 定类变量 １＝已婚，０＝未婚、离异或丧偶
一期 ２２３　 ０．９０１ ／
二期 ２２３　 ０．９１９ ／
三期 ２２０　 ０．９６８ ／

是否党员 定类变量 １＝是，０＝否
一期 ２２３　 ０．０５８ ／
二期 ２２３　 ０．０６７ ／
三期 ２２３　 ０．０３６ ／

年龄 定距变量 被访者的年龄
一期 ２２３　 ５０．５７８　 １３．０１５
二期 ２１５　 ５０．９３５　 １３．７１５
三期 ２２３　 ５３．５８７　 １４．５３３

政策执行公平感 定距变量
非常不公平、较不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
平（分别从１—４赋值）

一期 ２１０　 ２．４３８　 ０．９３２
二期 ２１２　 ２．２９７　 ０．９２４
三期 ２１４　 ２．２５２　 ０．８５１

生活满意度 定距变量
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很满意（分
别从１—４赋值）

一期 ２１７　 ２．９７２　 ０．６２３
二期 ２１６　 ３．０５１　 ０．６４９
三期 ２２１　 ２．７６０　 ０．６３３

个体社会资本

　关系网规模 定距变量
情感网成员的总人数与工具网成员总人数
的平均值

一期 ２２３　 ３．１７９　 ２．４６５
二期 ２１６　 ２．４７２　 １．８１９
三期 ２２１　 ２．０６３　 ２．２０７

　关系网职业声望 定距变量
工具网职业声望和情感网职业声望的平均
值

一期 ２２３　 ２３．４６９　 １１．１６１
二期 ２２３　 ２０．４１４　 １０．５９６
三期 ２２３　 １７．１９７　 ８．２４０

　干部网规模 定距变量 关系网中干部成员的总人数
一期 ２２３　 ０．１０３　 ０．４２８
二期 ２２３　 ０．２３３　 ０．６１５
三期 ２２３　 ０．０６７　 ０．４１４

　拜年网规模 定距变量 给受访者拜年的人的数量
一期 ２２２　 ２６．２８８　 ２０．５２８
二期 ２２３　 ２０．８４８　 １８．９６５
三期 ２２２　 ３０．３２０　 ４６．６１１

社区社会资本

　关系网本村人数 定距变量 工具网和情感网中本村人所占数量的均值
一期 ２２３　 ３．４９３　 ２．１７７
二期 ２２３　 １．９６９　 １．７６４
三期 ２２２　 ２．７７０　 ２．０３３

　社区归属感 定距变量
因子分析得到社区归属感因子，计算归入
因子成分问项的平均值

一期 ２２３　 ４．３７２　 ０．７６４
二期 ２１６　 ４．０４２　 ０．４６０
三期 ２２１　 ４．０００　 ０．５０８

　关系网密度 定距变量 工具网密度与情感网密度的平均值
一期 １８８　 ０．７３８　 ０．５３０
二期 ２１０　 ０．７２５　 ０．６３６
三期 ２２０　 ０．６８４　 ０．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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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人之间相互认识的比例，计算方法与工具网密度
相同。

三、结果分析

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与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中的干部网规

模、社区归属感等多个变量呈正向或负向相关关系。
针对前述假设，本文将基层政府信任差作为因变量，个
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同时加入政
府绩效感知、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建构两个回归模
型，对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基层政府信
任年度落差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基层政府信任变化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第二一期

系数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９５％置信区间］

第三二期

系数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９５％置信区间］

性别 －０．１２６　０．２２０ －０．５７０　０．５６７ －０．５６２　 ０．３０９ －０．１８６　０．２０６ －０．９００　０．３６８ －０．５９３　 ０．２２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４８０　０．６３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９８７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６

婚姻 －０．１９６　０．３４５ －０．５７０　０．５７２ －０．８７９　 ０．４８７ －０．５１２　０．４２０ －１．２２０　０．２２４ －１．３４２　 ０．３１８

是否党员 －０．０９８　０．４１３ －０．２４０　０．８１３ －０．９１４　 ０．７１９ －０．４８９　０．４０３ －１．２１０　０．２２８ －１．２８６　 ０．３０９

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１．５９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１．８９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７

执政公平感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２ －０．２８０　０．７７９ －０．２５４　 ０．１９１ －０．４３５　０．１１０ －３．９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３－０．２１７

生活满意度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１ －１．１７０　０．２４６ －０．５６８　 ０．１４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６１ －１．１５０　０．２５１ －０．５０４　 ０．１３２

个体社会资本

　关系网规模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２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２　 １．７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７　 ０．２２７

　关系网职业声望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４１０　０．６８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１．８７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干部网规模 ０．６１１　０．２６１　 ２．３４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５　 １．１２８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７－１．０２０　 ０．３１０ －０．４７２　 ０．１５１

　拜年网规模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７１０　０．４８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５２０　 ０．６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社区社会资本

　关系网本村人数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３ －１．２４０　０．２１６ －０．１７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７ －０．７１０　０．４８１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５

　社区归属感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９ －０．７１０　０．４８０ －０．３７４　 ０．１７７ －０．２０６　０．２４８ －０．８３０　０．４０８ －０．６９６　 ０．２８４

　关系网密度 －０．３１８　０．２１２ －１．５００　０．１３６ －０．７３８　 ０．１０２　 ０．２８２　０．１８６　 １．５１０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６　 ０．６５０

常量 １．７８５　１．０５７　 １．６９０　０．０９４ －０．３０６　 ３．８７６　 ２．２３７　１．１８８　 １．８８０　０．０６２ －０．１１２　 ４．５８５

Ｎ　 １４６　 １５７

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２０６

　　二一期模型中的常量项显著，表明一期和二期数
据的基层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性差异。个体社会资本中
的“干部网规模”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有正向显著
影响，即与越多的干部有连带关系可以延缓基层政府
信任的下降速度、减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三
二期模型中的常量项显著，表明二期和三期数据的基
层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性差异。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和执
政公平感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分别有正向和负向
显著影响，即年龄越大、执政公平感越弱，基层政府信
任的年度落差越小。个体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网规模”
“关系网职业声望”及社区社会资本变量中的“关系网
密度”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分别有正向、负向、
正向显著影响，意味着随着关系网规模和关系网密度

的增大，深深镶嵌在社区网络中的个体对基层政府的
信任度更有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延缓其下降速度，从
而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但关系网的职业声
望越高，即认识之人的声望越高，反而越不利于基层政
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会增大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
差。两个模型的常量项均显著，表明三期数据的基层
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性差异，二一期模型中的“干部网规
模”以及三二期模型中的“关系网规模”“关系网职业声
望”“关系网密度”分别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有正
向、正向、负向、正向显著影响，因此，假设１ａ、１ｃ、２ｃ均
得到验证，假设１ｂ与分析结果恰恰相反，假设１ｄ、２ａ、

２ｂ不显著，没有得到验证。总体而言，本文的两个假
设都得到了部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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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一期模型中，“干部网规模”对基层政府信任
年度落差有正向显著影响，可见，与越多的干部有连带
关系，下一年度的基层政府信任越有可能维持在较高
水平，从而减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同时可能
产生两方面的作用机制：其一，认识并交好更多的干部
可以及时地掌握更多救灾资讯、获得较多的灾后重建
资源，由此带来良好的绩效感知；其二，经由信任传递
机制，民众会连带着信任干部所任职的基层政府，从而
减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

在三二期模型中，个体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网规
模”和社区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网密度”对基层政府信
任年度落差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即生活恢复常态后，深
深镶嵌在封闭密网中的个体有更多的工具性和情感性
支持，基层政府信任更有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减
小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其逻辑可能是，社会资本
越多，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机会越多、提高生活满意度
的可能性越大，绩效感知和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有助于
延缓基层政府信任度的下滑，从而缩小基层政府的年
度落差。

“干部网规模”“关系网规模”“关系网密度”对基层
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通过提升
政府绩效、增强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有助于延缓基层
政府信任的下降趋势，使基层政府信任维持在较高水
平，支持了制度范式和社会资本范式；三二期模型中年
龄显著，即年龄越大的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越深，更
可能维持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
度落差，这与文化范式的观点契合。可见，与常态化社
会类似，在震后重建时期，民众的基层政府信任同样受
到政府绩效、文化规范和社会网络的共同影响，显示了
政府信任影响机制的一般性和普遍性。

“关系网职业声望”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的负
向显著影响意味着不同阶层群体的基层政府信任度存
在差异。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有负向
影响，即通过“饭局”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在特定
的情境下会降低个人对体制的信任［２２］。与受教育程
度越高、职业地位越高的群体接触反而拥有较低的基
层政府信任，或许是因为社会资本没有触发绩效感知
机制，而是触发了信息机制，这一群体可以接触多元的
群体，对基层政府的运行规则更为熟稔，可以通过网
络、自媒体、境外媒体等非传统途径了解政府动态及资
讯，异质性的群体和信息接触促进了他们对政府角色
和行为的反思，认知改变导致基层政府信任度的降幅
增大。

“拜年网规模”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不显著，
可能是因为地震导致居民房屋坍塌，忙于重建家园减
少了居民拜年的热情，压缩了拜年的时间和范围，且汶
川震后灾区的少数民族较多，庆祝羌历年、藏历年等民
族节日使其对春节的关注程度降低，使春节拜年网规
模对居民获得支持的重要性降低，对高基层政府落差
的影响力减小。“关系网密度”显著而“关系网本村人
数”“社区归属感”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不显著，可
能是因为在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相比关系和认知型
社区社会资本，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更能反映社区整
体的团结程度和凝聚力强弱，从而影响基层政府信任
的维持。可见，关系和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虽然重要，
但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相对更弱。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在“央强地弱”的“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高层

政府信任既高且稳，基层政府信任决定了政府信任格
局的演变趋势。既有基层政府信任研究长于因果机制
探索，或考察政府信任的历时性变化及其区域比较分
析，但对特定时段内特殊事件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
关注不足。本文运用汶川震后三年期跟踪调查数据，
分析基层政府信任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以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作为因变量，分别建构二
一期和三二期两个回归模型，对“个体和社区社会资本
影响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发
现三期数据的基层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性差异，二一期
模型中的“干部网规模”以及三二期模型中的“关系网
规模”“关系网职业声望”“关系网密度”分别对基层政
府信任年度落差有正向、正向、负向、正向的显著影响。
据此，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灾后重建时期，基层
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主要受个体社会资本影响；到了
生活恢复常态的重建完成时期，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
落差受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共同影响；“关
系网职业声望”不利于基层政府信任的维持。总体而
言，拥有更丰富社会资本的个体及合作性好的社区能
够建构更好的政府沟通和合作渠道，获得更强烈的政
府绩效感知，下一年度的基层政府信任度越有可能维
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延缓基层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缩
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

　　（二）讨论
本文验证了制度、文化和社会资本三个理论范式

对政府信任的解释力，然而，三二期模型中“执政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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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有负向显著影响，或许是
因为执政公平感强烈的人对基层政府有较高的期望，
期望过高反而容易使基层政府绩效达不到预期效果，
从而导致基层政府信任出现下降趋势，背后的作用机
制仍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社会资本影响基层政府信任的不同作用机制被揭
示。首先，社会资本触发绩效感知机制，有利于维持和
提升基层政府信任度。“拜年网规模”和“关系网规模”
越大、“关系网密度”越大，则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
越小，这是因为社会资本丰富的个体和社区在灾后重
建时期可以及时地获悉救灾政策和信息，也可以争取
到更多的资源，在生活恢复常态后，也有更多的机会改
善民生问题，获得更好的绩效感知，拥有更高的政治效
能感，从而使基层政府信任维持在较高水平。其次，社
会资本触发信任传递机制，可以增进基层政府信任，其
作用机制在于，如果民众相信与其有连带关系的干部，
那么也会连带着信任其任职的基层政府。最后，社会
资本触发信息接触机制不利于基层政府信任的维持和
提升。生活恢复常态后，“关系网职业声望”越高，基层
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反而越大，可见，社会资本增加了
个体接触异质性群体和信息的机会，对基层政府的反
思性认知不利于基层政府信任的维持，从而增大基层
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

汶川震后救援和重建政策的落实情况可得到侧面
反映。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三期追踪调查显示，基层政府
信任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后期降幅收窄，“干部网规
模”对缩小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可见，当救灾政策和各界资源密集对接到汶川地
震灾区时，居民与基层政府接触增多并没有普遍提升
基层政府信任度，只有少部分认识并交好很多干部的
村民在下一年度更有可能维持更高的基层政府信任。
可见，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的灾后救援和重建过程中
的表现与民众的预期仍旧存在差距。生活恢复常态
后，基层政府信任降幅收窄意味着与基层政府接触机
会的减少规避了民众接触基层政府负面信息的机会，
从而延缓了基层政府信任的下降速度。因此，民众与
基层政府信任的接触质量决定了基层政府信任的发展
趋势。

本文可为基层治理供参考和借鉴。首先，总体而
言，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个体和社区能够建构更好的
政府沟通和合作渠道，既有较强的应对风险能力，也有
较好的政府绩效感知和较强的政治效能感，从而维持
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度，因此，基层治理主体应搭建更

多的互动平台和机会，努力投资、培育并发挥社会资本
的作用。其次，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有三个正负效应
机制，因此，良好的基层治理应最大程度地触发民众的
绩效感知机制和信任传递机制，规避信息接触机制，给
民众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最后，汶川震后，人脉多、
合作性好的个体和社区，基层政府信任维持的可能性
越大，可见，灾后信息和资源并非均质分配，存在精英
和大众之间的断裂，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为了更
好地取信于民、提升危机管理能力，应最大程度地做到
政务公开透明和资源公平分配。

运用汶川震后三年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基层政府
信任的动态演化以及地震后的救灾与重建活动给基层
政府信任带来的影响，虽然有利于观察地震这一特殊
事件在特定时段内给政府信任带来的扰动，但也存在
不足之处：其一，汶川震后灾区调查具有特殊性，由于
样本较窄，且仅分析部分追踪调查个案，因此较难推论
到社会转型期的所有乡村社区及其城市社区；其二，由
于地震具有突发性，无法获知地震前民众的基层政府
信任度，因此不能对地震前后的基层政府信任进行比
较；其三，受经费等多方面限制，追踪调查只持续到

２０１２年，因此无法追踪地震影响逐渐消失后的基层政
府信任状态；其四，本文仅选取波动幅度较大的基层政
府信任进行研究，无法洞悉地震给灾区居民总体政府
信任格局带来的影响，特殊事件、政策等对政府信任动
态演化更为全面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有待未来更深入的
研究。此外，本文发现，生活恢复常态后，基层政府信
任受到个体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共同影响，而既有研究
表明，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受个体社会资本的显著影
响，区域社会资本则不具有这种影响力，因此，探索特
殊时期和常态时期、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和
作用机制的异同点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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